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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感 念

邓振询烈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南

京周边地区牺牲的我党高级别干部之

一。1945 年，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

中 共 七 大 发 言 时 ，列 举 华 中 敌 后 抗 战

“光荣殉国者”代表人物，将曾任苏南行

政公署副主任的邓振询列在第二位，仅

次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2014

年，邓振询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这样一位革命者，此前我对他的事

迹却很陌生。

一

我第一次知道邓振询，是在南京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这里展出着 100 多位

烈士的生平事迹。一面墙连着一面墙，

一个展柜接着一个展柜，每走几步，就

是一个烈士的一生。雨花台烈士陵园

管理局的王笑同志为我介绍着他们的

故事。她声音不高，语调平稳，仿佛在

讲述熟识了很久的人。

我们从一个展厅走到另一个展厅，

金佛庄、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每

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人

生。我认真听着，时而点头，时而询问。

她说：“这位是邓振询烈士，曾用名

邓重民，江西兴国人，1904 年生，1943 年

在江苏江宁冯潭庄遭日军袭击，抢渡秦

淮河时不幸溺水牺牲。”

在她停下的位置，我抬头望向墙上

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男人颧骨微

隆，眼睛不大，却很有神。

“秦淮河？”我问。

“对，秦淮河，就在江宁县的高桥渡

口。后来在他牺牲的地方，当地政府架

设了一座大桥，取名‘重民桥’，就是为

了纪念这位英雄。”王笑说道。

我凝望着照片里那双沉静而坚定的

眼睛，仿佛听见了 80 多年前秦淮河畔的

风声与枪声。王笑补充道：“当时，他们

的部队正驻扎在江宁禄口冯潭庄，因遭

遇敌情，部队必须连夜转移。邓振询果

断 让 战 友 先 行 转 移 ，自 己 留 到 最 后 渡

河。受暴雨影响，河水暴涨，水流湍急。

当船行至河中央时，一个浪头打来，邓振

询所乘的船不幸翻沉。后来，部队沿河

搜寻，在下游找到了他的遗体……”

她说完，安静地站在一旁。那天在

展 厅 里 ，因 为 时 间 关 系 ，我 们 没 有 细

聊。返回之后，我想知道邓振询烈士究

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于是开始搜集更多

关于他的资料。

二

邓振询牺牲时 39 岁。让我们把视

线从他牺牲时往前移，看一下英雄的成

长历程。

那个年代，穷苦人家的孩子是没有

“童年”可言的，邓振询也不例外。他 6

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留下母子二人

相依为命。母亲靠给镇上富裕人家做

工，挣些微薄收入。后来，日子实在难

熬，母亲只好带着 10 岁的邓振询改嫁给

当地一位姓张的泥水匠。

已经到了该读书的年纪，家中咬牙

送邓振询去私塾。仅读了 3 年书，他不

得不辍学回家，跟着继父干起了泥水匠

的营生。

生活虽苦，邓振询从未放弃求知。

劳动间隙，油灯下，几本旧书，他如饥似

渴地捧读不辍。

正是这些苦难经历，让他看清了旧

社会的不公：为什么地主家的孩子可以

穿着长衫、背着书包去上学，而穷人家

的孩子只能当牛做马，难有出头之日？

年轻的邓振询暗暗立志，要为改变劳苦

大众的命运而奋斗。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各地工

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

广大农村，燃起革命的烈火。这时，江

西兴国籍共产党员与农民运动骨干胡

灿等人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受他

们 影 响 ，邓 振 询 开 始 投 身 革 命 。 1928

年，邓振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 年 2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因懂得

一些文化，又亲身经历过底层人民的苦

痛，他讲起革命道理来，既带着泥土的

质朴，又透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三

让邓振询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的，是

他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相遇。

1929 年 4 月，杜鹃花开遍了兴国的

山野。红 4 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红军

来到兴国县城。消息传开，整个县城都

沸腾了，老百姓扶老携幼，涌上街头迎

接红军。

在兴国期间，为指导革命、发动群

众，毛泽东在住地潋江书院文昌宫旁的

崇圣祠，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

班。作为当地的革命骨干，邓振询参加

了这次训练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

的心情无比激动。

训练班上，毛泽东洪亮而又带着浓

重湘音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邓振询。

他觉得，从没有人能把这些道理讲得这

么透彻、这么接地气。

那些天，邓振询和毛泽东以及 40 多

名革命同志朝夕相处。通过学习，他不

再只是一个朴素的、凭着满腔热血反抗

不公的农家青年，而是一个有了坚定方

向、有了理论武装的革命者。

邓振询与发妻谢玉凤育有一子，取

名邓东林。儿子尚在襁褓时，一天，谢

玉凤沿着蜿蜒山路前往龙圩赶集。山

道狭窄崎岖，正当她小心前行之际，几

架国民党军飞机低空掠过，投下炸弹。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碎石与弹片四散

飞溅。谢玉凤避无可避，瞬间被火光吞

没，只留下襁褓中的孩子。

不久后，当邓振询满心欢喜地打开

家中寄来的信件时，映入眼帘的却是妻

子去世的噩耗。这个一向坚强的汉子，

双手止不住地颤抖，泪水落在信纸上，模

糊了字迹。良久，他深吸一口气，抹去脸

上的泪痕，只提笔写了一封信劝慰家人。

他 把 悲 伤 深 埋 心 底 ，又 投 入 工 作

中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他 还 有 太 多 的 事

要做。

四

1934 年 1 月，邓振询出席了第二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劳

动人民委员部部长。职务提升了，他一

如既往地勤恳工作。这年 10 月，他随部

队参加长征，任第 5 军团地方工作部部

长，后任中央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长征路上，每到一个地方，邓振询

顾不上休息，便带领同志们挨家挨户、

耐心细致地开展宣传工作。他心系劳

苦大众，想方设法打消群众的顾虑，让

他们心甘情愿把粮食卖给红军。

虽 是 做 群 众 工 作 ，危 险 也 如 影 随

形 。 反 动 地 主 躲 在 暗 处 放 冷 枪 、搞 破

坏 ，时 有 发 生 。 邓 振 询 始 终 冲 在 最 前

面，带领同志们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在翻越夹金山、过草地途中，所到之

处本就人烟稀少，筹粮十分困难。红军只

能靠野菜、皮带充饥。有一次，警卫员好

不容易搞到了一点面粉，做了几个馍，送

到邓振询面前。见大家都饿着肚子，他坚

决不肯吃，把馍分给了其他同志。

到 达 陕 北 后 ，他 担 任 苏 维 埃 中 央

政 府 西 北 办 事 处 劳 动 部 部 长 、中 华 全

国 总 工 会 西 北 办 事 处 主 任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后 ，任 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民 政

厅 厅 长 。 不 久 后 ，党 中 央 决 定 派 邓 振

询 等 一 批 同 志 前 往 南 方 工 作 ，恢 复 和

发 展 党 的 组 织 。 当 时 的 苏 南 地 区 ，日

伪军“扫荡”频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邓振询深入农村实地调研后

发现，苏南地区有 60%的土地被地主阶

级控制，绝大多数农民仅靠剩余 40%的

土 地 艰 难 度 日 ，双 方 存 在 着 难 以 调 和

的 矛 盾 。 丰 富 的 民 运 经 验 告 诉 他 ：只

有改变现状、改善民生，才能巩固根据

地、不断壮大抗日力量。

摸清情况后，邓振询制订了减租减

息的具体办法，带领工作组通过合法斗

争，显著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改善了

他们的生活。很快，减租减息运动便推

广至整个苏南。邓振询不仅身体力行，

还时常教育身边人，要增强和群众之间

的感情。他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更多人踊跃加入抗日队伍。短短几年

时间，苏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

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抗日前沿的桥梁。

抗日烽火中，邓振询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 39 岁，定格在最后渡河的那一

刻，也定格了他关爱战友同志、坚守职

责的崇高形象。尽管多次调换工作岗

位，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最后，把群众、战

友和组织放在前头。在他的追悼大会

上，有副挽联写道：“昔奔革命，今奔革

命，中国共产党功绩伟大；生为大众，死

为大众，苏南邓主任精神不死。”这何尝

不是他一生的写照。

那天，我走出纪念馆，来到位于陵

园 中 心 纪 念 区 东 南 侧 的 知 名 烈 士 墓

区。这里安息着 1926 年至 1949 年牺牲

在雨花台及南京地区的已知姓名的 17

位烈士，其中包括邓振询。

我在他的墓碑前驻足，仿佛看到那

个在长征路上被战友称为“邓大胆”的年

轻身影；看到了他把馍分给饿着肚子的

同志时的温暖笑容；看到了他在苏南农

村挨家挨户走访调研的忙碌模样……

此刻，他已长眠于此。松涛阵阵，如

一首沉静而绵长的赞歌，为他、也为所有

在此安息的英雄低回吟唱。

我肃立良久，向着这片土地深深地

鞠了三个躬。

最 后 渡 河 的 人
■姚杜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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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天空格外晴朗。只是，车

窗外的风刮个不停。它从慕士塔格峰的

冰川上刮过，带着浓重的寒意，穿过戈

壁，扑到我们面前。举目眺望，天蓝如

洗，云朵低垂；远处，连绵的雪山，在静默

中矗立成永恒。

我们的车，行驶在 314 国道上。海

拔高度表的读数从 4700 多米缓缓下降，

我耳膜间的压迫感时轻时重。就在我沉

浸在眼前的苍茫景象时，同行的宣传股

朱股长拍了拍我的肩，手指前方：“看，那

就是咱们的‘无言战友’——勇士山。”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我第一次看

见那座巍峨的山峰。对于这座官兵口

口相传的勇士山，我早已心驰神往。这

座“活”在边防官兵心中、让我长久期待

的山峰，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撞入我的视

野 。 不 得 不 承 认 ，在 高 原 澄 澈 的 天 空

下，它雄伟的轮廓清晰得如同刀刻。而

它的峰顶任何人初见，心头都会为之一

震——竟如此酷似一名战士：头戴棱角

分明的“钢盔”，面朝苍穹，似永恒的守

望。云影在他“胸前”缓缓游移，午后的

阳光为“钢盔”边缘镶上耀眼的金边。它

静默无言，却蕴藏着无尽的力量，仿佛下

一刻便会跃然而起，抖落身上的积雪，巡

逻在这雪野茫茫的边防线上。

“像吧？”朱股长的声音里满是自豪，

与其说是询问，不如说是自答。我轻轻

点头表示认可，像是怕惊扰了这位正在

休憩的“战友”。紧接着，朱股长再次把

目光转向它，轻声地说：“它不是神话传

说，而是我们的精神坐标。”

思绪流转，我的眼前闪现出官兵踏

雪巡逻的身影。不同时代的军人，为了

同一个信念、同一个使命，在此以青春和

热血书写着动人的卫国戍边壮歌。那一

刻，我从有形的壮美中，感受到无形的精

神传承。

一级上士苗广林带新兵有个习惯：

不急着在会议室讲话，而是先把他们带

到营区旁边的小山坡上，指着那座山说：

“看，那就是勇士山。以后，它看着我们

巡逻、站岗，我们也要在它的注视下成长

为勇士。”

苗广林讲起一个发生在雪夜的故

事。那是一次暴风雪中的夜间巡逻。海

拔 5000 多米的达坂上，积雪没腰，寒风

如刀。空气稀薄，每一次呼吸都像吞咽

沙砾。队伍里最年轻的列兵小赵，一个

踉跄扑倒在雪窝里。在确认小赵并无大

碍后，苗广林挪到小赵身边，蹲下身，用

冻僵的手扶正小赵的棉帽，然后指向风

雪中那个朦胧而坚定的轮廓——勇士

山。

小赵盯着山的轮廓，强忍着寒意，慢

慢站了起来。他紧了紧背上的枪，艰难

地向前迈步。山不语，却能给人站起来

的力量。

在这片高原，勇士山是沉默的战友，

也是忠诚的见证者。一位戍守边关 10

年的老兵告诉我，最难熬的是深夜的站

哨。天地之间，仿佛只剩风声与心跳。

这时，他便会抬头寻找勇士山。月光下，

山体轮廓泛着清冷的银辉。“看着它，就

觉得这岗，不是我一个人在站。”

二级上士许新有是连队公认的“秀

才”，喜欢写诗。他笔记本扉页上抄着改

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 为 我 对 这 土 地 爱 得 深 沉/根 扎 得 也

深。”他说，一次巡逻归来，筋疲力尽，远

望夕阳正从勇士山的“肩头”滑落，整座

山如同被点燃，无比壮美。那一刻，他仿

佛理解了这座山的“化身”。古代英雄化

身为山，是传说；而一代代官兵将青春乃

至生命“化”入这片山河，却是现实。他

说：“我们成不了山，但我们可以成为山

的一部分，一块石头，一粒沙。”

临别前夜，我独自站在营区外，再次

与勇士山对望。高原星空低垂，银河璀

璨，仿佛伸手就能掬起一捧星光。万籁

俱寂中，我仿佛听到另一种声音——不

是风，是无数戍边人声音的混响：古代勇

士战吼的余音，护边员拉齐尼父子哼唱

的塔吉克族民谣，巡逻队踩雪的咯吱声，

年轻士兵梦中的乡音，清晨国旗升起后

的猎猎声……所有声音，都被这座山吸

纳、沉淀，化作了它亘古的沉默。

车子重新启动，缓缓驶离。勇士山

在渐浓的暮色中，沉入帕米尔高原广阔

的怀抱，最终化作地平线上一抹深沉、坚

硬的剪影。它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

方式，矗立在我的回望里，也将永远矗立

在所有知晓它故事的人心上。

勇

士

山

■
胡

铮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在山

间密林处的几栋白房子上，闪闪发亮。

那是女兵连的营院，楼前的木棉树披上

一层金纱，色泽艳丽的花朵在绿叶的衬

托下格外醒目。

那年，女兵觉得花圃里清一色的绿

植有些单调。经上级同意，她们打算在

这里种上一些花草。兄弟单位的战友

向她们推荐木棉树，说它生命顽强，耐

贫瘠，无论草坡、路旁，只要有土壤和阳

光，每到春天就能开花。

在她们的呵护照料下，木棉树发芽

抽枝，主干越来越壮，枝叶愈发茂密，花

朵也悄然绽放。寒来暑往，木棉树见证

着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邱铉迪是连队的一位排长，从军校

毕业刚满一年。毕业分配时，她主动要

求来到这个更艰苦的一线作战部队。

有人问她，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亮：“就像那棵木

棉树，越是扎根艰苦的地方，越要开出

鲜艳的花。”

然而，武装越野不合格、攀登动作

不标准……体能素质的短板让她屡屡

受挫。她知道，成长没有捷径，不能向

困难低头。训练场上，汗水一遍遍浸透

迷彩服，手掌也在攀登训练中磨出了厚

厚的老茧。可喜的是，她的成绩也在稳

步提升。

邱铉迪喜欢当主持人，上级组织红

色故事讲解员比赛，她主动报名参赛。

白天，训练、工作繁忙；到了晚上，她在

木棉树旁的路灯下，逐字逐句练习。比

赛那天，她自信从容，用专业而富有感

染力的讲解，打动了观众和评委，获得

了第一名。

到了花开时节，木棉花如约在枝头

绽放，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缀满深绿的

枝丫。看到盛开的花朵，女兵们惊喜地

停下脚步，眼里流露出赞叹。而她们也

像木棉花一样，向阳生长、绽放如烈焰。

上等兵林希凭借过硬的体能素质，

在新兵连时就崭露头角。下连后，她信

心满满地走上话务员岗位，一心想着干

出成绩。

话务员专业需要背记的内容多，对

于脑、耳、口、手的协调性要求高。她从

最基本的键位、字根、拆字学起，训练快

速打出整篇文章，经常练到很晚。为了

纠正口音，她对照电视新闻音视频练

习；有时来到花圃，坐在木棉树旁读报

纸，让战友给自己提建议。

指导员曾在话务岗位工作多年，知

道 成 长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话 务 员 并 不 容

易。为了让林希熟练背记枯燥乏味的

数字，许多个日夜，指导员总结自己积

累的经验，参考联想记忆法，将文字、号

码编成打油诗、顺口溜，帮她练习。在

指导员的帮助与自身的努力下，林希练

就了“一口清”，走上机台独当一面。

王小慧是 2015 年入伍的老兵 ，从

事狙击专业已有 8 年。那一年，新装备

列装，女兵连需要派出骨干学习使用。

“我想试试。”王小慧向连长主动请

缨。

新枪的参数、构造与老装备存在差

异。她拿着说明书反复翻阅、逐字研

读，却仍觉得自己与新枪之间隔着一层

雾。第一次新枪试射，由于测算失误，

子弹偏离靶心。她没吭声，默默将靶纸

带回宿舍复盘总结，把弹道、呼吸、扣动

扳机力度的关系要点都记在小本子上。

为了尽快适应新枪，她练习闭着眼

睛分解结合枪械，凭触感在心里勾画每

个零件的大小和构造。训练中，她趴在

靶场上练习据枪，一趴就是数小时，手

肘的皮也被磨破。使用新枪考核的那

一天，她透过瞄准镜紧盯着远处的靶

标，深吸一口气，把心沉下来。

枪声响起，子弹穿过靶心。

验枪后，她起身离开射击阵地，在

晚霞中留下自信的背影。那一刻，战友

们感觉她就像一棵挺立的木棉树，终于

迎来绽放。

那年春天，女兵连迎来了年度跳伞

训练。列兵王婉蓉站在模拟跳台上，双

腿却像是灌了铅。着陆——这个看似

简单的地面动作，成了她的一道坎。一

次次从跳台跃下，她的身体总在半空变

形，着陆缓冲也总是不稳，考核成绩屡

屡亮红灯。

暮春，一朵木棉花被风吹落。班长

告诉王婉蓉：木棉花也叫“英雄花”，赤

色如血，掉落晒干也不会褪色，就像英

雄的品格。

“别灰心！我们陪你练。”班长和战

友主动留了下来，手把手教她要领。为

了帮助她克服心理障碍，她们陪着王婉

蓉从矮台开始练习，一次次起跳、一次

次纠正。

经过无数次的打磨，王婉蓉的动作

越来越标准。当考官宣布“合格”的那

一刻，她抬头仰望，心中无比畅快。

实跳那天，直升机轰鸣着，舱门打

开，强风迎面扑来。随着投放员一声令

下，王婉蓉毫不犹豫地跃出机舱，一朵

洁白的伞花在云端绽放。

军营岁月里，木棉花与女兵相伴成

长，共同书写着逆境中不言败、淬火中

更坚韧的篇章。她们坚信，凭着不服输

的韧劲，就没有越不过的高山。如同经

历风雨的木棉，当阳光照耀山林，绽放

得更加炽烈。

木 棉 花 开
■庞斯年 夏泽华

红军草鞋
■葛 逊

曾经，草鞋是红军的行军必备

穿在一双双脚上，伤痕累累

或者拴在背包上，一走一摇

亲人系上的红色布条随风在飞

踏过炮火硝烟，踏过雪山草地

也把一切险阻与风雨踏碎

勇士们以草为鞋

奔跑如风，滴落的热血绽放花蕾

天那么黑，急行军接着强行军

一次又一次强渡江河，突出重围

尾追的敌军捡起红军磨烂的草鞋

只能望江兴叹徒伤悲

90 年后的今天，草鞋成为文物

向后人讲述红军走过的千山万水

长征留下的一行行草鞋脚印

已成为巍巍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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